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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大寺庙的众多佛像中，最受欢迎的肯定是弥勒“笑佛”和活佛济

公。尽管在受欢迎的程度上济公可以与弥勒佛相提并论，不过若论级别地

位，弥勒佛却要高得多。

无论哪座寺庙，一进天王殿，就会发现一位胖大和尚，袒胸露腹，坐在

那里，大肚子滚圆凸出，笑眯眯地坐在那里，十分引人注目。尤其是人们因

其大腹便便，笑口常开而创作的那副“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便

笑，笑世间可笑之人”的对联，既生动有趣，又极富哲理。

普天下的“大肚弥勒佛”的塑像几乎一模一样，只是手持之物略有不

同。他们有的是手掐串珠，有的是肩负布袋，手掐串珠者的对联内容大同小

异，肩负布袋者的对联却千奇百怪，读之令人喷饭。有这样一副对联，上联

是：

“天天捏空布袋，少米无钱，光剩副大肚空肠，不知阔老还愿时用何物

赎罪；”这分明是站在其俗称布袋和尚的立场上，质问那些有罪的阔老们，

为什么不多供俸点财物。

下联是：“年年坐冷山门，接张待李，常日间欢天喜地，请问胖和尚得

意处是哪些来由？”这是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质问弥勒佛，面对有钱的阔老，

不肯以更多的财物赎罪，没钱的穷汉，又拿不出财物来敬神的尴尬局面，怎

么得意得起来？

这一客一主的连续质疑，一下子把来自“红尘”的游客和已经“跳出三

界外”的弥勒佛同时带入了人情冷暖、是非难辨的世俗纷争之中。使佛家

“净地”顿时热闹起来。也一下子拉近了神与人的距离。

还有一副对联这样写道：“吃也饱，不吃也饱，年年月月捧腹福肚饱，

善哉善哉！福肚饱，饱尝人间年年上供果，真好。”这上联分明对自己的处

境十分满意。再看下联：“走亦笑，没走亦笑，朝朝暮暮坐莲满脸笑，美矣

美矣！满脸笑，笑那信徒朝朝把香烧，妙招。”说明他对香客、信徒也没有



任何意见。

这位世俗中人极为熟悉的，自己对自己的处境也极易满足的大肚弥勒

佛，历史上实有其人，而且是如来佛的既定接班人⋯⋯



第一章　　学生打先生

洛阳城里来了个未卜先知的胖和尚，他每天清早都要登上洛阳北面的

邙山，向东呼唤良久后从原路返回。途经市场时，便随心所欲地取食别人的

货物，有时还要取一些带走，或随手丢给那条寸步不离的黑狗吃。人们发现

凡是被布袋和尚拿过东西的店铺、摊点当日的生意特别好，其利润往往是平

常的数倍。

洛阳城里的生意人见了胖和尚无不笑脸相迎。一个夏末初秋的早晨，

让各位老板左右为难的事情发生了：方记钱庄里的少掌柜的对胖和尚大打出

手，因生意人各个有求于钱庄，而没人敢说公道话。最后多亏了那条黑狗

唐末五代的后梁时期，一个夏末初秋的早晨，从洛阳北面的城门外来

一位似疯非疯，说癫不癫的胖和尚。那和尚脑袋圆圆的腮邦子鼓鼓的，像个

冲足了气的皮球。除了脑袋之外，浑身上下都胖得出奇：手臂、小腿全都是

圆滚滚的，大腿粗得如同大象的胯子。最可笑的还是胸部，一对奶子大得像

正在奶孩子的妇女，那个肚皮呀更是大得有些离谱儿。说得难听一点就像刚

刚退完毛从木盘中抬出来的，吹足了气的猪肚子，说得好听一点，则像个怀

了双胞胎，即将临产的孕妇肚子。

胖和尚肩扛龙头禅杖，朝上一端的龙头处系着一个脏兮兮的大布袋，

里面鼓鼓囊囊的不知道装了些什么东西；朝下的一端的龙尾处除了酒葫芦

外，长长的龙尾处还站着一只活蹦乱跳的大老鼠，仔细一看才发现是条小

狗。

不知是胖子怕热的缘故，还是习惯成自然，抑或是那身袈裟太小，尽

管秋日的早晨已有几分凉意了，那胖和尚仍然是袒胸露肚的，让人看后难免

生出几分寒意来。

胖和尚像平常一样，满脸堆笑，走起路来悠哉游哉的。他走着、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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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里还长一句短一句地唱着：

“桃花凹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

桃花仙人栽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

酒醒常在花边坐，酒醉还求花下眠。

酒醉酒醒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

但愿老死花酒边，不愿鞠躬车马前。

车乘马载富贵趣，酒盏花枝贫贱缘。

若将富贵比贫贱，一在平地一在天。

若将花酒比车马，他得驰骋我得闲。

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

过往行人大都好奇地望着胖和尚。其中有指指点点者，有窃窃私语者，

也有偷偷傻笑者。

胖和尚若无其事地走自己的路，当他即将路过市场时，不知是谁说了

一句：“布袋和尚来了，布袋和尚总算来了！”

话音刚落，那些原本站在门外观望的生意人，立即回到自己的店铺、

摊位上去了。

第一家水果店的王老板，冲着对面糕饼店里的李老板轻声细语地说：

“李老板，布袋和尚今天肯定会到我的柜上来拿东西，你信不信？”

李老板却说：“王老板别太贪心啊，你昨天的财还没发够么？今天轮也

应该轮到他来拿我的东西了。”

第三家杂货店里的张老板，将右手食指竖放于嘴前“嘘⋯⋯”了一声

后，朝北面指了指。

王老板、李老板顺着他指的方向一望，马上不约而同地吐了吐舌头。

原来，布袋和尚已经来到了他们面前，并开始取食他们的货物了。王老板、

李老板高兴得双手合十地朝布袋和尚打躬作揖⋯⋯

布袋和尚到洛阳已经有些日子了。他每天清早必定出城，布袋和

尚出城后的第一件事是登上洛阳北面的邙山，向东呼唤道：“佛在何处？极



城隍庙，反正是谁也没见到布袋和尚出城。如果

乐世界在哪里？何人能够赈救芸芸众生⋯⋯”

呼唤了一阵之后布袋和尚便从原路返回洛阳城内。回来的路上，途经

市场时，见到店铺、摊点上所卖的水果、疏菜、糕饼、糖点等等，布袋和尚

不仅随心所欲地任意取食，有时还要取一些带回去吃，或随手丢给那条寸步

不离的小黑狗。

刚开始谁也没在意，后来不知是谁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凡是被布

袋和尚拿过东西的店铺、摊点必定比平日多获利数倍，也就是说，做一天比

平常做几天生意赚的钱还多。

从那以后，店主们都十分乐意让他食用自己的商品。但是，如果有人

强行给布袋和尚东西，他一定要付钱，凡收钱者，其生意往往不如平常。如

不收，布袋和尚便会将所送之物抛在地上，拂袖而去。

今天清早，不知是布袋和尚出城的时间比哪一天都早，还是昨天夜里

根本就没有回他的住处

真的出去了，那么他返回的时间也比平常晚，眼看人们的早餐都用过了仍然

不见布袋和尚的身影。

正当人们感到纳闷时，布袋和尚突然出现了，与往常不同的是，那只

寸步不离地跟在其身后的小黑狗，今天像一只大老鼠似的在布袋和尚那根竹

杖上撒欢。

布袋和尚见刚才还叽叽喳喳议论纷纷的人们，已经停止了争议，各个

对自己笑脸相迎，便破例地改变了往日那隔三差五地取一点食物就走的习

惯，几乎是挨家挨户地取食水果、蔬菜、点心，惟独没有取方记钱庄特意为

他准备的散碎银子。

当布袋和尚把自己认为应该取的食物分别取过之后，又像突然想起什

么似的，特意来到方记钱庄门前，唱道：

“八月十五是中秋，有人欢喜有人忧，

有人高楼饮美酒，有人枕上泪双流。

他那里唱得正起劲呢，突然从柜台里冲出一个人来，举着一根木棍，

在布袋和尚身上乱敲乱打。

“那是谁家的野小子，是不是喝多了酒，怎么打起布袋和尚来了？”



”

“布袋和尚是咱们财神菩萨啊，我们恭敬他还惟恐不足呢，是哪个吃了

熊心豹子胆的竟敢打我们的财神爷呢？”

听说有人打布袋和尚，各位老板纷纷冲出店门，准备劝阻。当他们来

到打人现场时却不知道如何是好：

这边是一个小伙子手持木棍，对准布袋和尚劈头盖脸地打，一边打还

一边喊：“我打死你这个胖和尚，我打死你这个胖和尚！”

那边是正在挨打的布袋和尚，居然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躲不避，甚

至连歌儿也照唱不误，只是歌词的内容变了：

“是非兴衰世偏多，仔细思量奈我何；

宽却肚肠须忍辱，豁开心地任从他。

若逢知己须依分，纵遇冤家也共和。

你能了却心头怨，我心自然得快活。”

各位老板谁也没想到，动手打布袋和尚的居然是方记钱庄里的少东家，

方百万的儿子方少君。若是换了别人，各位老板肯定会一拥而上，非把敢在

太岁头上动土的愣头青揍瘪了不可。可是方百万的儿子却不一样。

方百万是洛阳城里数一数二的巨富，他打一个喷嚏洛阳城里就要下三

天毛毛雨，洛阳城里的生意人，大都有求于方记钱庄，而方少君又是方百万

的独生儿子，无可替代的少掌柜，谁也不敢得罪他。

“算了算了，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何必呢？”有人不分是非曲直地劝道。

“何必与出家人计较呢，方老板。”有人刀切豆腐两面光地说，“其实布

袋和尚平常也没少关照你们方记钱庄啊。”

方少君却像什么也没听见似的，仍然是手里不停地打着，嘴里不停地

说着：“打死你这个胖和尚

常言道：“大路不平旁人踩。”尽管挨打者自己不计较，知情者又不敢

同方少君计较，那些不认识方少君的过路人却纷纷出面劝阻。这个说：“千

差万差，亡人不差，千错万错，出家人不错。你这个人年纪轻轻的，怎么这

样不讲理呢？”

那个说：“俗话说得好‘伸手不打笑脸人’，你打人家，人家一直冲着

你唱冲着你笑，你怎么下得了手呢？”



哪料到这位方少君居然越劝越凶，不仅不住手，反而打得更厉害。大

伙儿见方少君不讲道理，便要把他拉到知府衙门去。由于方少君不愿去，围

观者要他去，便拉扯起来。正在难解难分之际，方记钱庄里呼啦一下出来十

七八个家丁将方少君紧紧护卫起来。围观者一见那阵势纷纷知难而退。

这时，一条大黑狗“嗖！”的一声钻进人群，咬住方少君的长袍下摆就

往外走。

一家丁见冲进来一条野狗咬住自己的主人不放，便抽出佩刀去砍黑狗。

不料那狗比家丁更精，家丁的刀刚刚出鞘，黑狗已经咬住了那只握刀之手。

刀“咣当！”一声掉到了地上，那手鲜血淋漓。其他家丁一见这情形便没人

敢再上前阻拦了。

方少君觉得黑狗在前面扯住自己的衣服往前，不但自己走起来不方便，

而且吸引了不少人，便对黑狗告饶道：“黑狗，你放了我的衣服，我保证跟

你走好不好？”

说来也怪，方少君话音刚落，那黑狗果然放开他的衣服，大摇大摆地

在前面带路，径直朝洛阳知府衙门走去。

来到府衙门外，那黑狗像人一样直立于鼓前，“咚！咚！咚！⋯⋯”用

两只前脚击鼓，为自己的主人布袋和尚鸣冤。

知府大人升堂后发现一条狗领着一个年轻人进来后其他人都站在大堂

门外围观，便好奇地问：“你们谁是原告，谁是被告？”

“汪！汪！汪！”黑狗连叫三声后，向知府拜了三拜便站在一边不吭声

了。

如坠五里云雾的知府大人，一口气向方少君提出了四个疑问：“你是

何人，姓甚名谁，因何到此，是原告还是被告？”

方少君说：“回禀知府大人，小民姓方名少君，洛阳方记钱庄老板方百

万之子。只因和门外那位又肥又胖的和尚发生纠纷，而被黑狗拉到这里击鼓

鸣冤。”

“这么说，你是原告，这狗是被告啰

“不！我怎么会告狗呢？我是⋯⋯”

“我要问的是你是原告，还是这条狗是被告你懂吗？”知府打断方少君

的话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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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意思是：狗既不是原告也不是被告。”方少君停了停接着说，“其

实，这里既没有原告，也没有被告。因为和尚是我打的，被打的和尚根本没

打算告，所以没有原告；我打了和尚，被打的没有告我，我更不会去告他，

因此，也没有被告。”

常知府一听这话便不乐意了：“这话是怎么说的？难道是本官吃饱了

撑的，把你们请来闹着玩儿不成？”

“都是它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方少君一句话还没说完，已经意识到

自己无意中把自己比做耗子了，便及时打住了。方少君的话音刚落那黑狗便

跳起来要咬他，吓得方少君直往常知府的背后躲。

正当知府大人左右为难时，黑狗却不失时机地从人群中将水果店里的

王老板“拉”上堂来。王老板三言两语地便把情况说得一清二楚。

常知府问明情况后反而更糊涂了，听这位王老板的意思好像是说，方

少君是因为布袋和尚没有到自己钱庄上去取钱才动手打人的。这怎么可能？

常知府觉得其中必有隐情，便将惊堂木一拍道：“方少君身为洛阳首富，竟

然于光天化日之下，大庭广众之中，反复欧打出家之人，想必是与那胖和尚

之间，有什么扯不断理还乱的瓜葛，存在什么不可告人的神秘勾当，还不从

实招来！”

方少君说：“老爷冤枉啊！那布袋和尚姓甚名谁，哪里人氏，什么时候

来的，到洛阳来所为何事，小民一概不知。少君只知道自从这胖和尚第一次

在洛阳城里出现时起，便经年累月地拿着个大布袋儿四处化缘，人们便‘触

景生名’地称他为布袋和尚。再说那胖和尚除了一个土布口袋外，并没有什

么值得一提的东西啊。”

常知府又问：“王老板他说得对不对呀？”

“不对！”王老板说；“一开始我们就发现布袋和尚除了那个布袋之外，

还有两件心爱之物，一是那个根部朝上，梢部朝下的竹质禅杖；二是那条全

身铁黑，惟独脑门上有一撮铜钱大小白毛的小黑狗。后来，人们才发现，真

正有价值的是布袋和尚那看上去一文不值的两双鞋。”

常知府发现有了点门路便问：“方少君，你听说过布袋和尚有两双鞋

么？”

“听说过，但没有见过。听家父讲，布袋和尚有一双穿出来便拖出两条



灰灰的湿布鞋。无论天气多么晴好，只要他将那双湿布鞋穿出门，第二天便

一定会下雨。”方少君说，“还有一双是一穿出来便“踢蹋！踢蹋⋯⋯”响

遍全城的木履。无论老天爷是下雨、下雪还是一下便是半个月的雨兼雪，只

要布袋和尚穿出了那双木履，第二天肯定是红日高照。”

“难道这个方少君，会打布袋和尚那两双鞋的主意？”常知府一边听，一

边自己问自己，不一会儿又摇头，否认了自己的假设。

方少君没有理会常知府是点头还是摇头，仍然继续说道：“听家父讲，

布袋和尚最有价值的并不是那两双鞋，而是他那未卜先知的本领。刚开始洛

阳人都以布袋和尚穿什么鞋为天气预报，每每万无一失。那些得益于‘天气

预报’的生意人，常常主动施舍一些东西给布袋和尚，以示谢意。奇怪的是

布袋和尚往往对施舍之物不屑一顾，偏偏要到那些并不打算向他施舍者的柜

台、摊点上去拿取食物。久而久之，人们又发现凡是被布袋和尚拿过东西的

店铺、摊点，当日的生意特别好，其利润往往是平常的数倍。”

常知府像听神话故事似的认真地听着方少君一一道来。听完后又问王

老板：“是这样么？那布袋和尚真有那么神奇的本领？”

王老板点了点头说：“确有其事，布袋和尚每天清早都要出城，登上北

面的邙山，向东呼唤良久之后便从原路返回。回来的路上他见到店铺、摊点

上所卖货物，便随心所欲地任意取食⋯⋯”

常知府又问：“布袋和尚随意取走货物不给钱，你们当中就没有有人

反对或提出异议？”

王老板说：“也许有，也许没有。因为布袋和尚所取极少，生意人大都

不太在意，即使在意也是心里不高兴，表面上则不会因为那么一点点东西而

同一个出家人斤斤计较。后来我们才慢慢发现：凡是被布袋和尚拿过东西的

店铺、摊点，比平常做几天生意赚的钱还多。因此，大家都希望布袋和尚每

天都能到自己的店铺去拿东西。”

“原来原因在这里。”听完王老板的话后，常知府以为自己找到了方少

君为什么打布袋和尚的原因，但转念一想又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儿，如果真是

因为布袋和尚今天没有光顾方记钱庄，方少君便拿起木棍打人，那他作为方

记钱庄的少掌拒，也太没雅量了，更何况布袋和尚光顾与否，也并不一定完

全取决于布袋和尚的个人好恶呀。那这位方少君到底为什么要打布袋和尚



方少君“嗵

呢？百思不得其解的常知府突然将惊堂木一拍大声吼道：“方少君，不动大

刑量你不招。来人呐，将方少君拖下去重打四十大板！”

”的一声跪在地上说：“老爷容禀，不是小的有意要打布

袋和尚，而是家父叫小的打和尚。”

常知府冷笑一声后，当即下令：“传方百万上堂！”

张班头、李班头应声而出。王老板跪下说：“启禀知府大人，方少君的

父亲两个月前便病故了。”

“大胆刁民，竟敢戏弄本官。”知府大吼一声，“来人呐，将方少君拖下

去重打五十大板！”

“老爷熄怒，小民有下情回禀⋯⋯”方少君见知府大人动了怒，立即大

声喊道，“家父的确早已去世，但‘打和尚’确系家父之言，只不过是遗言

罢了！”

常知府心里直纳闷儿：这就怪，哪有父亲给儿子留下遗言让他打和尚

的道理？更何况这个和尚是个与人为善的好和尚呢？

“事情是这样的。”方少君说，“一般人只知道我是方记钱庄里的少掌

柜，也知道家父只有我这一个独苗苗，却很少有人知道，家父把我养得格外

金贵。小时候不是怕我热坏了就是怕我冻坏了，长大一点又怕我磕磕碰碰地

受到伤害。更要命的是，除了读书之外，家父在世时几乎什么也舍不得让我

去干，里里外外全是他自己一人操心。直到临终前才意识到，我这个快三十

岁的人了，却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会。”

“什么也不懂打了和尚就能懂？”常知府听后莫明其妙地反问道，“你什

么也不会，把布袋和尚狠狠地揍一顿就什么都会啦？”

方少君说：“家父临终前，很不放心地把我叫到他身边说：‘我们家里

有田、有地、有钱庄，只要你好好过日子，这辈子肯定是不愁吃不愁穿。’

我说：‘爹你放心吧，孩儿我一定好好过日子。’因为我对自己到底能不能

好好‘过日子’，怎么过才算是‘好好过日子’心里根本没底，因此，说完

那句话之后，便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家父知道我是对今后应该如何过日子

心里没谱儿，才哭的。便嘱咐道：‘君儿不用担心，只要记住凡事三思而后

行就可以。啊对了，为父有几句话要留给你，望孩儿切记：‘锄地不锄草，

放账不用找，没钱打和尚，遇事问三老。’说完便咽气了。”



“锄地不锄草，放账不用找，没钱打和尚，遇事问三老。锄地不锄草，

放账不用找，没钱打和尚，遇事问三老⋯⋯”常知府反反复复地念了三四

遍，也未能琢磨出这几句话的意思来。便问方少君，“就因为这几句遗嘱，

你就动手打人？”

方少君说：“家父的这几句遗嘱，让我非常为难。除了最后一句‘遇事

问三老’外，我怎么想也不明白家父另外三句话是什么意思。‘锄地不锄

草’让我锄禾苗不成？‘放账不用找’那些钱岂不白给了人家？‘没钱打和

尚’更不好理解，谁不知道‘十个和尚九个穷，一个不穷已进宫’，打和尚

能打得出钱来么？更何况，总得有和尚愿意让别人打呀！”

常知府望着方少君点了点头，以示赞同。

方少君接着说：“做完七七四十九天斋醮之后，我遵照父亲‘遇事问三

老’的遗嘱，将自己无法理解的那几句话写在纸上，向几位自己熟悉的老人

请教，可惜，我请教过的人也不知道那三句话是什么意思。有道是：‘千金

难买亡人言’。我觉得家父的遗嘱我不能不试试。最后一句已经试过了，但

不灵，前两句根本没法试，只有第三句‘没钱打和尚’可以试试。一提起这

句话，我便想到了布袋和尚，好在这个胖和尚不仅每天都要从我们钱庄门前

路过，而且他见人见物总是笑眯眯的，慈眉善目，一副手伸到他嘴里他也不

会咬你的样子。估计打他几下这胖和尚是不会生气的⋯⋯”

常知府打断方少君的话说：“好哇，原来你想的是‘不打白不打，打了

也白打，白打谁不打’对不对？”

“当时我虽然没有想那么多，但有一点是很明确的：‘管他是对是错，

先打了再说’，没准儿就能得出一个正确的答案来。”方少君说，“我准备了

一根木棍，放在钱庄的门背后，每天布袋和尚从钱庄门前路过时，我都想出

去拿棍子打，只因布袋和尚的这条黑狗老是形影不离地跟在布袋和尚的身

后，我担心自己打布袋和尚时，黑狗会咬伤我，这才迟迟没有动手。今天我

发现和尚身后的那条狗不见了，这才壮着胆子打了他⋯⋯”

“不对！”王老板说，“这条黑狗当时就站在布袋和尚的那根杖上。”

“王老板说得对。”方少君说，“如果我当时发现，那个在禅杖上欢蹦乱

跳的不是老鼠，而是那条变小了的黑狗，也许今天我仍然不敢动手。”

常知府说：“方少君，你的意思是，你是为了向布袋和尚请教才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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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方少君点了点头说：“是这个意思。”

“那好，就算你是为了请教而打，也不能一打再打，打个不停呀！”常知

府反问道，“再说，为什么在场的所有人，甚至包括这条狗在内，都只发现

你打和尚，却没有一个人发现你向和尚请教呢？”

“说来话长，简而言之，那是由于布袋和尚居然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方少君说，“我完全没想到布袋和尚，不躲也不避，嘴里还念念有词地唱什

么：‘⋯⋯宽却肚肠须忍辱，豁开心地任从他。若逢知己须依分，纵遇冤家

也共和⋯⋯我心自然得快活。’我是诚心诚意地打算向布袋和尚请教的，他

却没有给我开口请教的机会⋯⋯”

“汪！汪！汪！”方少君话音刚落，黑狗便汪汪汪地叫开了，意思是方少

君冤枉了它的主人布袋和尚。

其实常知府和在场的其他人也有同感，只是没有说出口罢了。常知府

自担任朝廷命官以来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奇怪的案子，先是狗与人打官司，

后是为了请教而打别人。这案子怪就怪在让你没法判决，首先可以肯定的是

作为原告的黑狗，还有那个一直不愿出面当原告的布袋和尚都没有罪；再说

作为被告的方少君，你说他无罪罢，他已经亲手打人，你说他有罪罢，他打

人的目的是为了向被打的和尚请教。

“啊对了。方少君，你给我当堂将你父亲的遗嘱写下来。”常知府说着让

人递给方少君纸和笔。方少君很快便写好了。

常知府接过一看，这几句话也的确令人费解，为了弄清这几句话的真

正含义，常知府决定设法把布袋和尚请出来，自己亲自向其请教。如果刚才

方少君、王老板的话是真的，那这几句话对于他而言想必不是难题。

常知府估计布袋和尚就在门外那群围观者当中，便对方少君说：“如

果你是真心诚意地向布袋和尚请教，那你就应该当面向布袋和尚赔礼道歉。

如果布袋和尚接受了你的赔礼道歉，本官便不予追究，如若不然，轻则打你

五十大板，重则关你十天半月。何去何从，你自己看着办吧。”

“小民愿意当面向布袋和尚赔礼道歉。”方少君说，“只是这布袋和尚不

在这里，我就向他的黑狗赔礼道歉吧。”说完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向黑狗打

躬作揖连说：“对不起，对不起⋯⋯”



不等他长出草来就锄，谓之‘锄

不料那黑狗根本不领情，它对着方少君一边张牙舞爪，一边汪汪直叫，

吓得方少君连连后退。

常知府见此情景，将惊堂木一拍大声喝道：“大胆刁民，你知道那布袋

和尚是什么人么？他上知天文地理，下知商贾生意，那是圣人你知道吗？你

这样向黑狗赔礼，岂不是有意羞辱圣僧？”

方少君面有难色地说：“小民也知道，这样做不合适，只是这布袋和

尚，啊，是圣僧迟迟不肯露面，小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常知府说：“出家人向来以慈悲为怀，刚才他不肯露面，为的是不愿让

你成为被告。现在出面可以使你免去五十大板，只要你真心诚意地请，本官

相信他会出面的。”

“有请圣僧！”方少君向门外深深地鞠了一躬道，“有请圣僧布袋和尚！

有请圣僧布袋⋯⋯”

“好了好了，不必再请，贫僧来也。”心诚则灵，方少君最后一句的“和

尚”二字还没说出口呢，布袋和尚已经分开众人来到堂前。首先向常知府、

王老板道谢，然后摸了摸黑狗的头。惟独没有与方少君打招呼。

方少君首先给布袋和尚三鞠躬，以示歉意，接着仍然没忘了向圣僧请

教那几句话的意思。

布袋和尚说：“你刚才在大堂的话贫僧都听到了。依贫僧之见，这‘锄

地不锄草’说的是人要勤奋，地要勤锄

地不锄草’。”

方少君听到这里，立即恍然大悟道：“对呀，圣僧所言极是，‘人要勤

奋，地要勤锄’，少君一定记住圣僧的话。”

布袋和尚纠正道：“不是贫僧的话，是你父亲的话。”

方少君说：“好，就算是我父亲的话。那么少君请教圣僧，那第二句

‘放账不用找’是什么意思呢？”

布袋和尚说：“‘放账不用找’，是让你放账时，一定要放给讲信誉的主

顾，把金银放给讲信誉的主顾放贷到期后便会自己找上门来，当然就不用找

了。你说对不对？”

没等方少君回答，常知府便接过话头道：“想不到圣僧对于开钱庄放

账的事儿也如此精通。”



方少君在一旁答道。

布袋和尚说：“事儿虽然没经过，理却经过。生意场上有一句话叫做

‘曾被甜言蜜语哄，至今不信卖糖人’，说的就是信誉。任何人都不能言而无

信。就拿当今天子而言吧。登基之初说得好好的，要减少百姓的赋税，结果

不仅没减，反而增加了。因此才传出了‘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

百姓遭殃。普天同庆，苦了百姓。’的民谣⋯⋯”

常知府见布袋和尚把话题扯到当今天子头上去了，生怕传扬出去影响

自己的前途，便打断他的话说：“圣僧别扯远了，方少君还是由你继续请教

吧。那第三句是⋯⋯”

“‘没钱打和尚

布袋和尚听后笑了笑说：“你打都打了还请教什么呢？”

“对不起，对不起，方某知罪了！”方少君再向布袋和尚打躬作揖，赔礼

道歉道。

“哈⋯⋯哈⋯⋯哈⋯⋯”布袋和尚大笑三声后说：“一句玩笑而已，不

必当真。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们方记钱庄应该有一个‘镇店之宝’，而

这个镇店之宝⋯⋯”

“是一尊铜和尚！”没等布袋和尚把话说完，方少君便接过话头道。

布袋和尚说：“不错，你父亲让你打的就是那尊铜和尚，而不是我这个

血肉之躯的人和尚。”



“不打不相识”布袋和尚为方少爷释疑解难，方少爷则请他与常知府赴

宴。布袋和尚为主人讲了个故事，说是一个年轻的乞丐，因故救了丫环一

命，不求别的报答，只求她让他亲一口。丫环一句“青天白日之下⋯⋯”让

乞丐无地自容。

乘船过江时，突然一道闪电，乌云中显出四个大字“青天白日”。老艄

翁告诫大家：“这是老天爷在显灵，说我们这条船上有人作恶、欺天。谁做

过什么亏心事，请自己跳下江去，以免连累满船客官。”长汀子慢慢地站起

身来，痛心疾首地说：“我曾经对一个丫环生过非分之想。我问心有愧，我

愿以一人的小命，保全船客官的平安。”说完“扑咚！”一声便跳进了大浪滔

天的江中。

“圣僧，你这话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呢？”方少君一边抓头皮，一边问。

布袋和尚对方少君耳语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关于

为什么‘没钱打和尚’的事，容贫僧改日登门细述如何？”

方少君想了想说：“选日不如碰日，不如今天就请圣僧和知府大人一

道光临寒舍同出素方。”

布袋和尚说：“出的哪门子素方呀？好不容易遇见你这位大施主，不来

他个鸡鸭鱼肉齐上阵，还等什么呀？”

“我是怕⋯⋯”方少君欲言又止。

“怕便不来，来便不怕。”布袋和尚说，“贫僧向来修心不修口，自到洛

阳至今还没开过荤呢，你们难道没发现贫僧这些日子瘦多了么？”

一席话说得在场的人们哈哈大笑。人们嘴里没说心里说，如果你布袋

和尚现在这个样子也可以叫做瘦的话，那普天之下便不会再有胖人了。

方少君没有笑，而是慎重其是地请布袋和尚和常县令到他家里去吃午

饭。

第二章 让我亲一口



店堂后面是个规模很大的大花

布

常知府不愿意错过这能够多多向布袋和尚请教的机会，便很痛快地答

应了。他让方少君与布袋和尚前面先走，他将一些事儿交代一下随后就到。

方记钱庄的门面看上去并不太大，不过并排三间大瓦房罢了。没想到

过店，穿堂，进入后院后，别有一番洞天

园，亭、台、楼、角、榭应有尽有。初秋时节，在一棵桂花树旁摆一张桌

子，三把椅子，泡上一壶上好的西湖龙井，一面喝茶一面聊天，那真是神仙

过的日子。

不过方少君并无心品茶，他急于想弄明白布袋和尚在解释前两句话时

既不卖关子，也不吞吞吐吐，说到“没钱打和尚”时便突然一反常态地要

“登门细述”。

“快把东西拿出来吧。”刚坐下不久，布袋和尚便说。

“什么东西？”方少君没想到布袋和尚比他更着急，一下竟给僵住了。

“装什么呆呀？快把镇店之宝拿出来呀！”布袋和尚善解人意地说，“你

不是急于想知道你父亲为什么让你‘没钱打和尚’么？趁常知府还没有到，

让贫僧与你细细道来。”

方少君应了一声：“我这就去取。”转身便走，不一会儿便抱来一尊双

手合十，打坐于莲台的铜和尚。那铜和尚的体积并不大，包括莲台在内亦不

过真人的脑袋那么大。方少君递给他时却特意提醒了一句：“小心点，这个

铜和尚特别沉。”

尽管已经有了思想准备，布袋和尚在接手时，还是差一点就把铜和尚

掉到地上去了。因为，铜和尚的分量重，完全出乎他的意料。布袋和尚见那

铜和尚圆滚滚的样子，觉得还真有点像自己圆圆胖胖的样子。

他将铜和尚抱起来摇了，听到里面沙沙地响，便说：“不错，就是他。”

然后又将铜和尚翻过来，倒过去，浑身上下看了个遍，仍然是一边看一边

说：“不错，是他，就是他。”

方少君说：“我们方记钱庄就这么一个镇店之宝，当然不会有错。”

布袋和尚说：“方少爷，贫僧的意思是，你父亲所说的‘没钱打和尚’

让你打的就是这个和尚。”

“圣僧的意思是打他就能打出钱来？”方少君问。

袋和尚说：“不仅能打出钱来 而且能打出许多钱来。不过，不能像



打贫僧那样站在地上打，而是要倒过来，或吊起来打。”

“让我来试试如何？”常知府人随声到。

方少君连忙起身让座，一阵寒暄之后，便起身“打和尚”，没想到这位

身材瘦弱的知府大人，连抱三次也未能将那铜和尚抱起。“这是什么东西做

的，怎么如此沉重？”

方少君说：“铜和尚，当然是铜的呗。”

常知府说：“铜的？不可能吧，铜的怎么会这么沉呢？”

布袋和尚说：“想必是因为他肚子里有货吧。”

“有什么货？”知府问。

“贫僧把他抱起来，你敲打敲打就清楚了。”布袋和尚说完将那铜和尚

头朝下，脚朝上地举至胸前。

常知府找了根木棍，在铜和尚的肚皮上“咚！”的敲了一下。只见铜和

尚一张嘴“当”的一声，吐出一颗东西来。

常知府捡起一看立即惊叫一声：“哎哟我的娘，是颗金豆豆！”说完再

敲一下，铜和尚一张嘴“当”的又吐出了一颗，拾起来一看“哎哟我的娘，

又是一颗金豆豆！”

常知府准备再敲，布袋和尚却将铜和尚放到桌子上说：“不必再敲了，

再敲还是金豆豆。”

方少君这才恍然大悟道：“这就是家父那句‘没钱打和尚’的妙处之所

在呀。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方少君说完忍不住珠泪双流。并再次向布

袋和尚和常知府表示歉意：“方某对不起圣僧，早晨多有冒犯。方某也对不

起常大人，方某若是有圣僧似涵养，常大人那样的教养，也不至于做出那种

当街打和尚的尴尬事来。”

常知府劝方少君不必过分自责，布袋和尚没有劝，而是给方少君讲了

一个故事：

有一年夏天，一个人称“长汀子“的年轻乞丐，手里拿着打狗棍，腋下

夹着讨饭的碗，紧一步慢一步地从苏州城区，向浙江临安（今杭州）方向走

着。

夏天的太阳出山早，长汀子觉得越走温度越高。到了正午时分，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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